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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故宮專任

59 年春，包遵彭館長因癌症去世。蔣院長即

要我乘此機會辭館職，專任故宮，我尚猶疑不決。

這時，我租住泰順街，是學生書局所購得的一棟

四層樓磚房的第二樓，該層樓書局空著，以供屈

公偶爾休息之用。承書局劉國瑞經理好意租我半棟

兩房，只收房租 500 元。我以館中補助的房租，即

可不用再掏腰包。後來蔣院長答允在外雙溪為我蓋

間宿舍，我才同意辭去館職，專任故宮。中圖包遵

彭館長去世後，館務由鮑幼玉暫代理館長。鮑兄是

我中大的學弟，很快批准了我的辭呈。新館長到任

後，他至教育部擔任國際文教處處長，其後任藝術

學院（今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籌備處主任，並任

第一任校長。

我離職後，特藏組主任由喬衍琯兄續任，

喬兄個性剛正，與李志鍾不能融洽相處，憤而辭

職，去政大教書去了，由考試院曾霽虹先生接任。

李志鍾做了二年，就回美去了，館務由教育部社教

司司長謝又華暫兼代，之後由教育部長蔣彥士推薦

諸家駿君繼任。中圖於 50 年代末經過鮑幼玉、李

志鍾、謝又華，以及諸家駿或代理館長或擔任館

長，於民國 66 年這才邀聘師大教授王振鵠先生接

任館長，使得中圖的業務走回正軌，建造了中山南

路 20 號的國圖新館。善本書可以全部開箱置架，

方便閱覽。只可惜自美運回代管的北平圖書館 102

箱兩萬多冊的善本，被教育部移置故宮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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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彼得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十八、辦了兩次短期季刊

我之能夠進入故宮，並不是管委會賞蔣院長的

面子，而是獲得主任委員王雲五的支持。王主委是

臺灣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知道我懂一點目錄學與

中國古籍，可以對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有些幫忙。我

到故宮上班之初，蔣院長交給我一包資料，是王主

委交下的〈續修四庫提要稿〉，要我編目。這批提

要稿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閥利用庚子賠款設立

東方文化事業總會，藉續修四庫全書之名，網羅一

批中國學者撰寫提要，共完成三萬三千餘篇。這批

原稿現存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商務所得的是借自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油印本一萬多篇。王雲

五想要出版，我花了一個多月，倣《四庫總目》的

分類，編排完成。後來商務將此書重新打字出版，

精裝十三冊（含索引一冊），並加斷句，但我未曾

寓目。所以此書的分類編排有錯誤，我應負責；至

於標點斷句的錯誤（書中很多處），則不是我的責

任，希讀者明察。後來，商務繼出版《四庫全書珍

本初集》；後續影印了二集、三集、…以至十二集

和別輯，都是命故宮圖書文獻處選輯的。

圖書文獻處成立後，蔣院長撥院廈一樓的右

翼，作為開箱整理編目的辦公室。又設一間圖書

室，對外開放；但外界人士來利用者甚少，只有

稀稀疏疏的院中同仁來查資料。我為了想使收藏的

圖書文獻為外界週知，與臺北文海出版社商洽，

辦份季刊作宣傳。故宮臺北開館，器物處找得臺

灣水泥公司贊助，出了一份《故宮季刊》，每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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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頁。但器物書畫的論文已多，能刊載圖書文獻

的文章，每期有限。要想作宣傳，須另闢途徑。

當時，臺北有個諺語：「你想害某人，就勸他辦雜

誌。」是說辦雜誌是賠錢的事業。我與文海老闆

李振華先生商談，勸他把眼光放遠，為國家、社

會作點貢獻，獲得了他的同意，先出版《圖書季

刊》。為了使季刊能久遠，我儘量地減少支出，但

排印費無法省，能省的只有稿費。我每期選印一種

傳世稀少的書，此可無需付稿費。年餘之後，再

出一份《文獻季刊》。那時故宮的檔案已陸續整理

出不少了。我選其中的有關臺灣史料，軍機檔中的

黃教資料，陸續整理排印出來，這可以省稿費。總

之，我節省支出，希望此兩份刊物能長存。再年餘

之後，銷售仍無起色。那時正好整理出來一包袁世

凱的奏摺，係宮中檔，100 多件。我想近代的史料

應該比較好銷售，我叫文海影印成 10 冊發售。不

久，我去琉球那霸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結束後，

回到臺北松山機場，一下飛機，接機的同事即告訴

我，有人向王主任委員密告，說我拿袁世凱的奏

摺交文海出版，拿了好處。王主委下令將奏摺及兩

份季刊，全部收回，由院發行。又稽查文海交出的

收支帳單，並未發現我領取任何費用的紀錄。我聽

了，當時非常氣憤，但季刊已經收回，申辯亦無

法補救，只有忍氣吞聲，嚥下那口氣。我知道這兩

份季刊，必有停刊的命運。院中自行出版，因經費

不濟，不多時便相繼停刊了，這才是密告者真正的

目的。公務員中流行的一句話：「多做多錯，少做

少錯，不做不錯。」可以說是至理名言。此後，我

做事就不那麼積極了。

十九、臺北成立阿爾泰學會

50 年代是臺北阿爾泰學會最盛行的時期。所

謂的阿爾泰學，是研究亞洲北方的民族、歷史、

語言、文化。陳捷先兄自民國 45 年臺大歷史系畢

業後，赴美留學歸來，出任臺大歷史系的系主任。

他的太太侯有蘭女士是滿人，所以捷先兄在學時，

曾從廣祿教授學過滿文，造詣頗深。回國後，蔣

院長聘他任故宮的顧問，指導同仁整理滿文奏摺與

翻譯工作。他任系主任時，這時臺大教滿文有廣祿

教授，教蒙古文的有札奇斯欽教授。在政大教維吾

爾文（回文）的有阿不都拉委員，教藏文的有歐陽

無畏喇嘛，另有一位金姓滿人教滿文。捷先兄為提

倡阿爾泰學的研究，特成立阿爾泰學會，恭請文

學院沈剛伯院長任會長，每年召開年會，有外國

的學者前來出席。故宮藏有一部四十大冊的老滿文

檔案，是滿清入關前的太祖、太宗的檔案，用老

滿文記錄的，文字古奧難懂。清入關後，康熙、

乾隆曾用後來的新滿文重寫，但對史料有很多的改

纂。所以這部老滿文，是研究清入關前重要的研究

資料。在北溝聯管處時代，李濟老用哈佛基金會名

義向聯管處申請，攝照了顯微膠捲，那時是派李學

智君帶同史語所照相技師李湫濤來攝照的。此微捲

一直由李學智保管，廣祿教授指導李君翻譯。學會

成立，外國學者向故宮建議，將此 40 大本檔冊影

印流傳，以便海外學者們研究。故宮接受了建議，

將滿文老檔影印為 10 冊，發行海內外。這一下觸

怒了李學智，原來，他以為控制的微捲可以價值

連城，奇貨可居；原書印出，則誰還要再看微捲。

此後，他即處處找故宮的麻煩洩憤。我曾以私交的

立場，寫了二封信勸他，他置之不理。在《新聞天

地》之類的小雜誌上，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攻擊故

宮，也批評陳捷先先生。我曾寫信明告李學智：故

宮自故宮，陳捷先自陳捷先，批評故宮不等於批評

陳捷先。他依然故我，繼續撰文批評故宮。我忍無

可忍，最後寫了一篇〈總答李學智先生對故宮的批

評〉的公開信，發表在《幼獅月刊》上，措辭嚴

厲。不久，聽說李君辭職回大陸去了。



︻
特 

載 

一
︼

11國家圖書館館訊 99 年第 2 期（民國 99 年 5 月）

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敍（五）

二十、參加「轉轉會」

轉轉會這名詞，我在臺中時未聽到過，遷來

臺北後才知道。轉轉會是 12 位稍能飲酒的朋友組

成，每月輪由一人作東，找尋味道不錯的小館，

柬邀聚會。大概在民國 50、60 年之交，師大教授

王聿均學長，因他的轉轉會員一人去了美國，他

邀我參加補缺。此轉轉會因經常有人出缺，參加之

人變化頗大。而剛開始時，多找小館聚會。後來，

漸漸找大館子，甚至後來隨餐廳的女經理而轉移。

先是游舒婷經理多安排在她服務的四川館子，後來

隨黃兆蓮經理而轉移，則多在江浙餐廳。轉轉會的

會員變化也大，我記得早年的會員多善飲，正菜

未上桌，僅幾碟小菜，3、4 瓶酒即已下肚。到了

後來，酒量隨年齡都差了，終席能吃完兩瓶就不

錯了。我與吳匡兄是始終會員，長達三、四十年而

不變。到了 91 年，我因糖尿病開刀而退出。聽說

此轉轉會仍在轉，不過人減少，已改為幾個月一

轉。此種聚會，我覺得很有意思，朋友相聚談談時

事，交換意見，亦人生一樂也。

廿一、結識歷史小說家高陽

我是如何認識高陽先生，完全記不起來，只

知大概在 60 年代初期，就巳經認識高陽了，可能

是我們的共同朋友張佛千先生介紹而交往的。高陽

姓許，名晏駢，浙江杭州人。高陽是筆名，大概

取本姓的郡望，所謂「高陽許氏」是也。高陽民

國 11 年生，小我一歲。他天資聰穎，文筆流暢，

記憶力特強，能每天寫幾份報紙副刊連載而有條不

紊。他的太太是空軍將領之女，而持家卻很節省。

他們夫婦都很能燒幾樣可口小菜，經常邀幾位朋友

到家小酌，我與張佛老都是他家的座上客。高陽喜

飲，但不飲烈酒，經常是一瓶紹興酒當水。他無論

到那裏，總是手握一瓶紹興酒，隨身帶著稿紙，

停下來一邊寫稿，一邊喝酒。在他家中晚餐後，

如有牌搭子，即湊成一桌。但高陽不喜打牌，餐

後即忙著寫他的連載小說。他的歷史小說，所述皆

有憑有據，而不是杜撰。聽說他把《清實錄》中的

資料，製作成資料卡，貯存卡櫃中，需要時即檢

出參考。我雖未見到他的資料卡櫃，但他小說中所

引的奏議，都是出自原件，應該是可信的。蔣院長

也是一位高陽迷，每天報紙上的連載，他都抽暇

閱過。有一天，他問我認不認識高陽？我說很熟。

他即要我帶來談談。蔣院長雖是海寧人，但住在

杭州，所以對杭州的掌故熟悉。有天，高陽來看

我，即引見蔣院長，他們聊了一個多小時，辭出

時，好像聊得甚為愉快。

當年的報紙連載小說，最出名的，除了高陽

以外，再就是香港寫武俠小說的金庸。他們兩人都

是光憑稿費，而有豐富的收入。但高陽經常閙窮，

聽說他向報館預支欠錢甚多。有時，也來我處臨時

調個三、五萬頭寸。他很有信用，說幾時幾個月還

到時準即奉還，還一定要加上利息。我曾勸他說，

我朋友中收入以他最高，但他最窮，經常青黃不

接。寫胡慶餘堂紅頂商人胡雪巖的發跡，頭頭是

道。而到自己理會，卻毫無章法。但言者諄諄，聽

者藐藐，他依然如故。陳捷先教授是研究清史，與

高陽也很談得來。有一年，捷兄借調臺南成功大學

任歷史系主任，對臺南貢獻很大。成大學生知道拓

碑，是捷先邀故宮拓銅器銘文技師張銀武去教的。

有次捷先邀高陽去成大講演，我隨行做陪。他住旅

社，我住成大的宿舍。我去旅館看他，他左手執紹

興酒，右手寫稿。他口才很好，講演可以說出口成

章。他不喜歡打麻將，外邊傳說他能一邊打牌，一

邊寫稿（見汪珏女士，《流光徘徊》），應是誤傳。

有一次，他約幾個朋友，在他家小酌。飯後，有

幾位朋友湊成一桌，他即忙於寫稿。牌桌上一家清

一色，一家三素，只有我碰出了一副風字。張佛

老出牌說：「昌公你最小，頂多對對胡。」哪曉得



12

︻
特 

載 

一
︼

國家圖書館館訊 99 年第 2 期（民國 99 年 5 月）12

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敍（五）

我胡的全桌最大。張佛老即席作了一副對聯：「舉

杯必乾，和牌必大；讀書務博，考訂務精。」他自

謙字不好，後來請莊嚴老夫子書寫送我，我很喜

歡，經常掛在客廳。民國 73 年我任副院長後，事

忙就很少與高陽飲酒聊天了。81 年他病故時，我

因內人癌症病危住榮總，他的出殯我都没能前往弔

唁，一直感到遺憾。

廿二、我與蔣院長紅過一次臉

我自出校門，一直追隨蔣慰堂院長。我與他

長公子祖安同庚，所以我一直以父執輩對待蔣院

長，他也一直以子侄看待我，可以說無話不談。民

國 67 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美國政府教育部

的贊助，想把所藏的中文舊籍，繼善本編印目錄之

後，也編印目錄。普大計畫兩年完成，童世綱館長

邀請我擔任。兩年的時間太長，我不可能請准假。

他們的藏書約 10 萬冊，我估計趕一趕，一年應可

完成。商量既定，我向蔣院長請假，他不批准，

並加一句話說：「没有處長可以請假一年的。」我

聽了怒氣上冲，反唇答覆，我說：「院長！你不批

准，我可諒解。若說没有處長可以請假一年的，我

可不服氣。書畫處處長江兆申，怎麼可以出國進修

一年，還帶職帶薪。他是葉公超常委介紹來的，

後台硬。」我一講完，就氣冲冲的回到辦公室。從

此避不見他的面，每週的院會，我都請同仁代為出

席。他的機要秘書黃敏惠見事鬧僵，從中調停。最

後，商得雙方各讓一步，去美分成兩段，一年去

6 個月。我也商得童館長的同意，第一年，我 4 月

1 日去，10 月底返。第二年因故宮規劃第三期的擴

建，我一時走不開，請同仁吳哲夫先生代我去工作

4 個月。最後兩個月，我再去收尾。


